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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阴山馆”的倔强
文/本报记者 于潇潇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2004 年，潍坊的红木嵌银店已如雨后春笋般，在十笏园一带，几乎每隔几十米，就有
一家红木嵌银店。很多店主都曾师从刘延伦，或是辗转从他手中学过手艺。

而当自己已经下岗的女儿提出要开红木嵌银店时，刘延伦却只有两个字，“不行！”

“商人和手艺人是不同
的”

“干不好就别干，别砸了老

祖宗的招牌。” 刘延伦说，如果

不是真心喜欢，做不出好东西。

刘延伦性子倔强。在潍坊嵌
银厂做了一辈子的嵌丝工作，刘

延伦对红木嵌银工艺的要求，可

以用“严苛”来形容。而刘莹并非

从小受他亲自指导，真正做起嵌
银工艺，也只是在最近几年的

事。而且，女儿在原单位只是一

线工人，如果自己开店，就是“从

商”，这个身份的转变更需要的，

是资金和人脉。

“干不好就别干，要是没

有相当的技术，别砸了老祖宗
的招牌。”刘延伦闷闷地对女儿

说。现在真心喜欢做红木嵌银的

人越来越少，很多人仅是把它当

作了谋生的手段，刘延伦不希望

女儿也是这样，他说，如果不是

真心喜欢，做不出好东西。

刘莹深深了解父亲的性

格，也不再强求，只是每天从

别人的手里接活干，赚少量的

手工费，但她对自己手下作品

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刘延伦仍

是一样，并不会“手把手”地

教她，刘莹多向母亲请教，但

是知道女儿对此产生兴趣，每

当刘莹遇到困惑时，刘延伦还是
会指点一二，往往让刘莹有“茅

塞顿开”之感。

看着女儿做出的作品越来

越精美，刘延伦的态度渐渐转为

默许。2009 年，刘莹终于在新华

路选好了一处小小的店面，开

起了自己的红木嵌银店。再次

打出“桐阴山馆”的旗号，刘延伦

没有再反对，但女儿每次做出的

成品，刘延伦都必须“把关”。

“世家”的倔强

“我嵌的丝，保你三十年不

动。” 要干就出精品，这个原则

在刘家世代相传。你可以说这是清

高，但这也是“世家”倔强的君子

一诺。

刘延伦对品质的坚持，与刘家

世代相传的原则有关。早在 1917

年，刘氏家族就已开办“桐阴山

馆”嵌银店，作为一家颇有影响的

嵌银老字号，“桐阴山馆”开办之

日起便重视产品质量，残次品从不
出售，在坊间享有极高声誉。 1928

年孙中山遗体奉安典礼时，“桐阴

山馆”曾嵌银制作“总理遗嘱”屏
安置在中山陵。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潍县
嵌银业日趋萧条，直至没落。为不

让红木嵌
银技艺失
传， 1954

年， 19 名

老艺人成

立了“潍

坊嵌银合

作组”，

即后来的

潍坊嵌银

厂， 1958

年刘延伦

招工进了

嵌银厂，

从此一干

就 是 4 0

年。

“要

干就出精品”，这个原则在刘家世代

相传。原材料一定要正宗，技术一定

要好，“我嵌的丝，保你三十年不
动。”刘延伦说。他参与制作的工艺

品，数次送往中南海，先后被毛泽

东、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使用。 2007

年，刘延伦被授予“山东工艺美术大

师”称号。

假货对不起好手艺

一个红木马扎需要一个月时间来

制作，即使一双红木嵌银筷子都要刷

十六七遍大漆。在刘延伦看

来，红木嵌银作品就像人，会呼吸，

懂感情，要好生相待。

对这个经济社会，刘延伦是“越

来越看不懂了”。市场上的仿红木嵌
银产品越来越多，质量、工艺与真正

的红木嵌银产品没法比，价格也要比

真品便宜很多，却卖得红火，卖真货

反倒被人批“心太黑”。

“不少假的红木嵌银产品都会在

木头里嵌上钢筋，增加产品重量”，

刘莹介绍，还有不少伪造者将银丝换

成铝丝，有的甚至用电脑打上文字，

以假乱真。刘莹说，铝丝一般轧不
细，用铝丝嵌的产品，图案纹路比银

丝粗得多，而且铝的光泽是明晃晃的

白亮，银的颜色比较圆滑，而且时间

长了银会氧化，会发乌发暗，一擦便

会锃亮。

“比如这个看盘，”刘莹拿起架

上的一副成品，“假的一般只卖 240

元，而真的，光成本就要 500 到 600

元。”这其中要经过很多套工序，刻

画、嵌银、刷大漆(大漆是一种自然

漆)等，一个红木马扎制作都需要一

个月左右的时间，即使是一双红木嵌

银筷子都要刷十六七遍大漆。

刘延伦不允许女儿卖假货，刘莹

的店里，仅摆了几把假的马扎作为对

比。

“怎么能造假呢？这么好的手
艺，用在普通木头、假银丝上，不是
糟蹋了！”采访中，刘延伦和刘莹都

这样感叹。语气中透着惋惜，还有一

些骄傲。


